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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点

     　在王维的诗歌创作中，山水诗成就最著，也倍受后世批评家关注。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主要是写他隐居终南、辋川的闲适生活和山水风光。王维的诗艺术成就很高。无论是雄奇壮阔的景象，如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，还是细致入微的自然物态，如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，他都能以对大自然敏锐的感受，抓住自然的色彩、声音和动态，或素描，或刻画，挥洒自如，意境独到。王维的山水诗极成功地描写了幽静的山水田园景色，借以反映其淡泊宁谧的心境，给人一种超自然美的感受，值得我们用心去读，用心去研究。其山水诗的艺术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：
一、追求鲜明的个性化的形象
王维以具有高度表现能力的诗歌语言，在山水田园的描绘上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，即精练而不雕饰，明净而不浅露，“从不着力处得之” ，诗歌中蕴含着高远的形象意味。王维的山水诗具有鲜明的形象性，主要根植于王维对山水田园等自然景物长期、深入的观察体验。作家是把对自然景物观察、体验所得的素材通过形象思维进行剪裁、加工而成为典型化、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。王维不是凭空定下抽象的主题，再携山、水、云、鸟等一堆事物进行说明验证，而是从具体的“空山”、“清泉”、“白云”、“孤烟”等具体形象出发。也就是说，王维诗中的物，都不是凭一时的兴致信手拈来，而是诗人按照他所渴望的万物众生应有的融洽、友爱、各安其乐的关系，精心安排完美组合的结果，这样就使他的诗里呈现出一片自由、祥和、纯洁的净土。《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》中的“寒山”，《山居秋瞑》中的“空山”，《归嵩山作》中的“秋山”等，无不是“山”，但又有不同。所以，夕阳下苍翠的“寒山”和月光下新雨后的“空山”，绝非相同；终南山的“白云青霭”也不等同于嵩山的“落日余晖”。从具体的形象出发，加以高度的艺术化剪裁、组织和布局，王维用景物、音响等形象要素创造出特定自然景色的鲜明艺术形象。正因为王维笔下的山水、云烟、声音等形象都有其个性特征，而又在一定联系中结成一定的艺术组合，不能随意拼接和互换，所以它们才能形成各种动态的有机结合的艺术形象。如果王维只是停留在这些景物的一般赞叹上，那么即使他所见景色真是极美妙，也绝不会使人受到感染。当人们逐一认识了各种具体的山，才能不仅认识到它们彼此不同的特点，而且能认识到它们共同具有的不同于别类事物的本质特点。也就是说，通过认识众多的个性，进而认识了共性。鲜明的艺术形象，不仅表现着具体的个性，且表现着抽象的共性。

  王维的山水诗有如此的形象艺术的效果，既离不开形象思维方法的基础，又要有杰出的语言艺术才能实现。这在王维山水诗的炼字造句和对仗中有明显的表现。王维的诗语言清新流畅、声韵和谐，极少生词偏典，毫无晦涩堆砌之弊。他的炼字造句精确而生动，新奇而自然，尤其善于表现自然景色变幻多姿的特点。他追求语言的精确简练，言约意丰，尽可能地将丰富的内容凝聚在精确简练的语句中，从而使“片言明百意”，给读者留下广阔的确想像余地。而精练的语言往往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，常启发读者去联想领会“词外之情”，“言外之意”。王维《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》中曾有“渡头余落日，墟里上孤烟”的句子。这一联，前人指出源于陶渊明的“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。其实，即使陶渊明为原作，判王维为改编者，但分析者看来，王维的这两句诗在形象性方面还是有其独到的成就，为陶句所不及。首先，同样的字数王维的诗多了“渡头”、“落日”，其形象性更加丰富了，更重要的区别在于两人都写到了“墟里烟”，但陶渊明的“烟”是一般化的静态的，到了王维笔下，“孤”字使“烟”的形象具体化了；一个“上”字又使“孤烟”升腾起来了，获得了动作性。“渡头余落日”的“余”字，则准确地将刻画出黄昏已开始、尚未完成、还在持续的过程。“烟上”、“日落”的动态过程都有充分的进行余地。由于动作的详细性和持续性，画面便生气盎然，毫无呆滞之感。“余”、“上”字既精练又传神，这两字如画家的点睛之笔，堪称诗眼。 
    王维还通过灵活多变的句法来达到这一目的的。例如：“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”一联，按客观环境中的动作顺序，原是“浣女”之归造成“竹喧”；“渔舟”之下导致“莲动”。但如果就这样呆板地铺陈直叙为“浣女归竹喧，渔舟下莲动”，那么画面中心就归结于被动因素“竹”和“莲”——这是动作过程的终点，动作至此终结，画面也便归于静止。王维通过句法的变化对客观事物过程中的动作顺序作了调整，写成“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”，“竹喧”“莲动”便成为“浣女”“渔舟”入画的引子。于是画面中心移到了动作的主动因素“浣女”、“渔舟”上。“浣女”“渔舟”之动，不仅远比“竹”“莲”之动鲜明可见，而且它们作为动作的起点和动力，使过程得以不断持续。这就大大增强了画面的动作性和鲜明性。 
    对比唐代诗人写湖光山色、云霭风烟等诗句，更可见王维山水诗的胜境。如孟浩然的“微云淡河汉”、“江清月近人”，张继的“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”等，仔细分析来，这些诗句不论层次、色调，还是意境都逊于王维之诗，因为其中的“到”字已经表现出了钟声的传播过程已告完成，更多体现的是言尽意穷，静止的画面，没用进一步启发读者想像的余地。而王维的“深山何处钟”，以问作结，能使读者因声及人，自然引发思考，联想到敲钟人和他的动作，并造成钟声正在持续传来的感觉，画面便显得静中有动。正所谓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，对比之下，诗境诗情诗味的深浅可见。 
   二、追求“神似”，追求空灵的意境
诗歌大发展的唐朝，诗体风格千姿百态，绚丽缤纷。李白之豪放飘逸，杜甫之沉郁顿挫，高岑之雄浑粗犷，王孟之冲淡空灵，可谓百花争艳，各有千秋。其中，王维山水诗的那种闲静淡远，空灵自然的意境美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，占有一席之地。
闲静淡远，这是王维诗歌意境美的主要表现。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”（《鸟鸣涧》），当诗人闲暇无事，漫游于桂树林中，花瓣不知是由于人来而欢愉抑或是由于人来而羞涩，竟漱漱地向下垂落，可以设想，在树下，偶有一两片花瓣落在诗人身上或者竟落得全身，而且香气四溢，空中弥漫了一种柔和的情调，这时夜是沉静的，满目青山因夜色而遮盖了绿树青草，从而显得幽幽然、悠悠然，一种怎样的朦胧意境。人、花是动态的，夜、春山却是静态的，以动衬静，动静结合，人在静夜徜徉，扑漱漱垂落的桂花衬得春山更加空寂。此时，明月从东方升起，或者说从云层中钻出，整个天地变得一片朗清，正栖息于树枝上的鸟儿，由于这意外的变故而受惊，不由得在空中回旋往复的飞舞，几声鸣叫在山谷间回荡，如游丝钻进人的耳管，清脆动人，“鸟鸣山更幽”，动中有静，静中有动，由近（人、花）及远（夜山），又由远（鸣声）及近（人），面对此景，人的心是空淡安闲的，景色是清朗雅致的，人在其中又超然于物外，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。

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”（《鹿柴》）诗人以己观物，通过人与物，物与物的关系，采用动静结合的手法，来表达这种意境美。踏入寂静清冷的山林，苍翠幽深的景致弥漫了诗人的双眼，大自然的生机正悄悄地滋长，虽没有看到人影，但分明从山中传出了人语声，朦胧中似见出真景。也正是“人语响”打破了青山的宁静。我们可以不去设想是些什么人，在说些什么，做些什么，但只要大自然有了人类的活动，这也就够了。因为人主宰了世界，没有了人类，那么即使景物再美，也会是一种死寂。而且夕阳在缓缓西行，柔和的阳光在林中漫铺开来，照射到那幽静的青苔之上，可以想见，色彩的叠加，使林中不再显得幽暗清冷，暖色的调子和冷色的调子消融着，呈现了一种恬淡清雅的韵味美。由空山人语到林中夕照，由声音到颜色，由听觉到视觉，层次分明，显得意境闲淡而空灵。

这里，诗人或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或藏于它的背后，通过自己所观、所听、所感来集中表现自然的美，表露自己对自然的那种朴素而真挚的爱。

当然，空山不是说山中一无所有，而是因为“不见人”才显得空，这个“空”字写出了山中的寂静，但这静不是死寂，不是万籁无声，“但闻人语响”，空中分明有人声，正是由于“静”才能听到看不见的人的声响。

王维诗歌注重冲淡空灵的意境，这虽然和他政治上、仕途上受挫有关，和他崇信佛老禅宗有关，但是，这些都不会成为他创作此种意境的唯一原因。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，诗人，他还是一个画家，他深谙绘画技巧，特别是中国画中所包蕴的那种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”的意境，在他的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，所以宋代大文豪苏轼说：“味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，观摩诘之画，画中有诗”（《书摩诘蓝田烟雨图》），这样评价王维诗歌，是中肯的。
三、追求画意，将绘画的技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
王维的田园山水诗之所以能取得很高的成就，是因为能把诗和画溶为一体。苏轼在《书摩洁兰田烟雨图》中说：“味摩洁之诗，诗中有画；观摩洁之画，画中有诗。” 他的这一评价，高度地概括了王维把诗画结合的艺术特色。诗画有机地结合，这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理想和标准，即所谓“诗以有画境称善，画以有诗意为上”i。王维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，从而成为把诗歌和绘画高度结合的开创性的典范。他的诗同他的画一样，形神兼备，常常表现出一种清幽静穆、缥缈空灵的境界，就思想情感的基本表达方式而言，他善于发现和捕捉客观外物与主观情感的契合点，从而托物以寓情，立象以尽意，以再现为表现。对王维山水诗有着直接影响的姐妹艺术中首先应数是绘画了，王维深知诗与画应该相互渗透的道理，所以他非常器重绘画，自称“宿世谬词客，前身应画师。”这说明他把绘画看成是每一个诗人必不可少的艺术素养。中国绘画的理论和实践都说明，成功的作品应该是不仅注意形似，更注重神似；不要求毫发毕现，重在传神写意。通过画家精心选景，巧妙构思，运用浓淡相间、虚实相生的手法，使人不仅从浓淡的变化中，甚至从画面的空白处体会出作者所要表现的内容。以形神俱似为最高境界，以含蓄、淡雅、空灵见长，这是中国画的特点，也正是在这一主要方面，王维的诗与之有相通之处。比如，他有一首《汉江临泛》，其中有两句是说汉江的浩渺宽广，他却不对汉江作直接正面的描写，而是着笔与它有关的天地和山色，说：“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。”这样写虽不像谢诗那样具体可感，一目了然，却耐人寻味，给读者以丰富联想的余地。试想，说汉江之水连囊括万物的天地都无法容纳，仅一江之隔的对岸山色都显得朦胧不清，若有若无，其浩荡宽阔则可想而知。这样的例子在王维诗中比比皆是。如为了突出山的高大而着墨于云气的变幻：“白云回望合，青霭入看无。”（《终南山》）为了表现山的深幽却描写花和树：“背岭花未开，入云树深浅。”（《李处士山居》）王维的许多山水诗都是如此，不用浓彩重墨，不作精雕细刻，看去平平淡淡，有时甚至使人感到“不似”，但闭目一想，却栩栩如生，细细体会，则愈味愈浓i。葛晓音在《王维·神韵说·南宗画》一文中探讨王维山水诗与绘画之关系时，更是提出了一些十分独到的观点。她认为，王维的诗画堪称盛唐艺术的代表，但他的造诣和成就并不限于明清人所标榜的虚和、萧散、简约、淡远的风格和意境。从现存唐宋人观王维图的记载看，王维的画是非常注意写实的。同样，他在山水田园诗中，既注重对景物的精确描绘，又善于融入抒情主人公的思想感情，创造优美的意境，其中一部分风格近似于北宗画的精工和雄伟。王维诗的意境正是凭着一个诗人兼画家对自然美的特殊敏感，通过辩证地处理形的虚实、主次、繁简等关系构成的，而不是舍形求意的结果。王维诗常借助精心结构的画面表现深长的含意，并不如明清人所说来自天籁，不用人巧。所以，此文不但是对明清人关于王维诗画评论的综合检讨，也是对近现代学者多强调王维山水诗淡远、空灵的意境的一个纠偏。二、他善于追求画意，善于将色彩、线条、构图等本来属于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全面地融汇入诗，在读者的头脑中唤起生动逼真的生活画面。王维的诗追求画意，将绘画的技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。代表作品：《终南山》、《山居秋暝》。 王维由于生活的变异而引起了他的思想和性格的变化，因此，反映在他诗作中的色彩也起了明显的变化。vi
四、追求不重华饰，明净淡雅，虚实相济的语言特点

语言是诗人情绪的物化形态，是诗歌最表层的意象。王维在语言上追求明净淡雅，不尚浓艳，不重华饰，不作惊人语，不出吞云吐月之言。他讲究自然与真切，注意语言的启示性，表现出诗歌语言的自由、自在和自觉。如《山居即事》：

　　寂寞掩柴扉，苍茫对落晖。鹤巢松树遍，人访荜门稀。

　　嫩竹含新粉，红莲落故衣。渡头烟火起，处处采菱归。

　　诗人以浅切的语言，白描的手法，写出了山居环境的幽静可人而又富于生气。在夕照浑茫的大背景下，古松参天，仙鹤盘旋，访客罕至，柴扉独掩，可谓幽静之至。诗人以“苍茫”、“遍”、“稀”这些词来渲染寂静的氛围，又用“新粉”、“落”、“烟火”、“处处”等传神的字眼，传递出大自然勃勃的气象和人们怡然自乐的精神面貌。

　　《山居秋螟》的前半首写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       

　　“空山”二字点出此处有如世外桃源，山雨初霁，万物为之一新，又是初秋的傍晚，空气之清新，景色之美妙，可以想见。天色已暝，却有皓月当空；群芳已谢，却有青松如盖，山泉清冽，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，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练，在月光下闪闪发光，多么幽清明净的自然美啊！

　　写景如画，随心挥洒，这样动人的自然写景，正是通过清新淡雅、自然平实的语言表达出来，达到了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、理想中的社会美，通过对山水的描绘寄慨言志，含蕴丰富，丰姿摇曳，耐人寻味。

　　王维的诗又多以虚写实，《如汉江临泛》的中间两联：

　　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。郡邑浮前浦，波澜动远空。

　　颔联把所见江山的空间跨度极力加以扩展，以至于无穷无尽。“有无中”的山色，“天地外”的江流，这种因远而虚的境界，展示了江面之宽、江流之长。诗人用“有无”和“外”，点出了画面由实景而化入虚白。颈联再用一个“浮”字，以郡邑浮沉、天空摇曳的幻觉，极写水势的浩渺潏荡，似乎把郡邑描写成海市蜃楼了。但也只有这样，才能更真切地表现出“前浦”波澜壮阔、浩渺连天的风貌。这不能不得益于王维诗歌语言的平淡自然而又体物精细。
王维的诗歌开创了一个时代，堪称山水诗“正宗”，使山水田园诗发展到了顶峰，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，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风格并占据重要一页的一位诗人。王维的诗歌犹如一颗光辉灿烂的明珠，将在中国诗歌艺术和绘画艺术的宝库中永放光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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